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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了遥 这不是个好时候袁所以我谁也没告诉袁买了船票袁一
路上吐了又吐地回到了我的家乡袁我自己的国家遥
下了船袁穿过码头拥挤的人群袁我叫了辆车去了火车站袁坐了近

两个小时的火车袁到了京都遥一切就又是熟悉的模样了遥火车站的天
空仍旧是灰扑扑的袁细小的煤尘颗粒久聚不散袁而京都的秋冬是极
少下雨的袁它们可以安然地在车站的上空尧白云的下方袁久久地待到
腻烦为止遥

去往我家的路上袁车夫在前方快速地奔跑袁他穿了一双厚底的
手工布鞋袁我是多少年没看到这样的鞋子了袁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一
股莫名的亲切感袁他向我招徕生意时袁我便注意到了它遥鞋子看起来
很结实袁但已经很旧了袁沾了结痂的污物的千层底周围起了毛边袁右
脚鞋跟部被磨去了一大块遥 他该有位贤惠的妻子袁会做鞋遥 我总觉
得袁鞋子做得好的女人袁心思一向是和针脚一样细密的袁就像袁我的
母亲遥
远离了车站袁天空便敞亮了起来袁是深秋清冷而又湛蓝的天空袁

阳光透过云层袁照射着城市的房屋尧树木和街道袁一片金灿灿的光
芒袁连地上枯败的落叶都被渲染得风姿绰约起来遥唉袁京都迷人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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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袁我心里想着袁应该让人怀念才对袁没有人不思念自己的家乡的遥
虽然我回国袁绝不是因为思乡心切或是挂念亲人什么的遥 这里的天
空比起我留学的那个城市袁更像是天空的模样袁在任何一个季节都
呈现出清透的色泽袁站在下面做深呼吸袁不必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
会堵住纤巧而又脆弱的肺泡遥 在经过我曾就读的女子中学时袁天空
中有架飞机飞过袁发出噪音袁车夫和我一同抬头看向它遥他很快低了
头袁骂了句袁继续朝前跑遥

我看得比他久些袁直到飞机消失于我的视线遥之后袁我发现了一
只松鼠袁在路边的树上遥是一只灰色的成年松鼠袁蓬松而又沉甸甸的
大尾巴向上擎起紧紧地贴住后背袁它蹲坐在树干上袁前爪提起袁看向
我遥它应该在找食物袁飞机出现时的噪音打扰了它遥它看了我一眼就
又跳开了遥 动作敏捷遥

京都的松鼠和雾都的没什么区别遥 我常在校园后的树林里散
步袁总能够看见松鼠们袁就和刚才我看见的那只差不多袁它们上蹿下
跳十分热闹遥 我叹了叹气袁开始想我回国的决定是否正确袁而这点袁
直到我上了船直到我在船上吐了又吐我都没想过袁 那么冲动的决
定袁 却又像是蓄谋已久的袁 我只写了个小纸条放进我导师的信
箱要要要他叫 Abraham袁这听起来像是个高大壮硕颇具领袖风度的男
人袁但其实是个浅灰色头发的小个子袁他妻子比他高半个头袁膀大腰
圆的金发女人要要要说我要回国了袁就这几个字袁没有写任何的原因遥
那是从我的数据记录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袁 上面用蓝色墨水写着院
野亲爱的 Abraham袁我要回国了遥Jane遥冶可我的论文没做完袁实验也只
进行了一半袁实验室的装置还没拆掉袁培养箱我只切断了电源袁里面
的培养皿还没拿出来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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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多么的不负责任袁每个人都该这么认为遥 尽管我一向是个
成绩优异的学生遥

我家的大门好像是重新漆过了袁 颜色比我走的那年要鲜亮许
多遥 原来是暗暗的铁锈色袁门环的周围有部分已经剥落袁而现在袁是
平整光滑的枣红色遥这看起来不像是我哥哥的主意袁他以前袁向来是
不关心这种事情的遥可在这种时候袁把门漆得这样耀眼夺目袁太不合
时宜了遥

我畅通无阻地进到了我自己的房间遥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佣看
了我一眼袁她惊讶坏了袁没打招呼也没问我什么袁就直直地看着我提
着大皮箱从前院穿过厅堂袁熟门熟路地绕到后面的卧房遥 她年纪不
大袁看起来比我小几岁袁穿着一身碎花蓝布衣裳袁长辫子从胸前挂下
来袁她的胸脯发育得很好袁衣服明显有点紧了遥那会儿她正在给花木
浇水袁提着一只大大的锡制喷水壶遥 片刻后袁她的脚步从远处传来袁
停在了我的卧室前袁然后就没了动静遥 过了会儿袁脚步声又响起袁她
回去了遥

放好行李袁我脱了外套就上床睡觉了遥我累坏了袁船上几乎睡不
好袁吃了什么都要吐掉袁我的胃和海浪一起翻滚袁浪花片片遥 女佣的
脚步声远去后我很快就睡着了袁迷迷糊糊地想着袁这一觉袁我大概要
睡很久遥

醒来是第二天下午遥 我的怀表还是雾都的时间袁可在船上因为
忘记上发条它停了一阵子袁后来我也懒得找人去对时了袁我的心思
都花在对付呕吐上了袁再说袁在船上袁茫茫大海中袁时间显得毫无意
义遥我把睡觉前放在枕边的表放在床头柜上袁就起身去拉开窗帘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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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阳光掠过树丛倾斜的角度来判断袁 大概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遥
我伸了个懒腰袁感觉到冷袁回到床边把滑落到地上的外套捡起来穿
上遥 那衣服上还有我在船上呕吐的痕迹袁在前襟上数第三颗牛角扣
旁边袁奶黄色袁形状像座待喷发的火山袁当时我用手帕擦拭过袁然后
将手帕扔进了海里遥 我发现房间的地板擦得很干净袁整个房间都收
拾得很整洁遥它们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袁甚至更加的窗明几净了遥
我想是那个长辫子姑娘弄的遥

哥哥将电话接进了我的房间袁他还在办公室袁问我睡得好不好遥
应该又是那个小姑娘吧钥隔着门听见了我房间里的动静要要要我拉开

窗帘的声音袁我回去穿衣服时撞到写字台边椅子腿的声音袁然后跑
去告诉了我哥哥袁当然袁也一定是他嘱咐她的遥 我说家里的床很舒
服遥 他说很好袁他马上就回来遥

从他的办公室到家里袁大概二十分钟左右袁我得利用这段时间
洗漱尧换件干净的衣服遥他挂完电话说不定就从办公室动身了遥我们
这么多年没见袁他必定是急急地往回赶的袁可不是我的自作多情袁他
是我的哥哥嘛袁想看看我胖了还是瘦了袁有没有变漂亮袁甚至是袁有
没有发育成一个真正的女人遥睡觉时袁我把房门反锁了袁这是在国外
多年养成的习惯袁所以他不可能趁着我睡着了偷偷地进来袁看着我
香甜美好的睡脸袁甚至在额头亲一口袁就像小时候那样遥

这件有污渍的衣服可是不能穿了遥 我翻箱倒柜袁找了件甜美点
的连身裙遥 那是我以前的衣服袁可臀部太窄了袁包得紧紧的很不舒
服袁我只好又去打开我的行李箱遥 里面大部分都是书袁衣服很少袁它
们大部分都被我遗弃在雾都了袁除了内衣只有一件学究味道很浓的
墨绿色羊绒大衣袁可以一下子让我老上几岁遥学究就学究吧袁在雾都

4



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袁也不必在哥哥面前装什么甜美小女孩了遥
野嘟嘟要要要冶
哥哥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梳头袁他连门都没有敲袁我的房门是半

开着的袁他在门口就可以看到我坐在梳妆台前遥 他进来给了我一个
结实的拥抱袁让我透不过气来袁还差点感动得落泪遥我早想过我们再
度见面的景象袁免不了眼泪哗哗的俗套袁物是人非的各种唏嘘齐上
心头什么的袁但我立即止住泪腺笑了起来袁因为他挠我痒痒了袁这是
小时候我们爱玩的游戏袁比谁能扛得住痒痒袁然后我也挠他的袁最终
我们笑作一团遥

野嘟嘟你变漂亮了遥 冶
哥哥夸妹妹漂亮之类的话袁可以说是真心实意的假话遥 实际上

并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袁所以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博她一乐遥况且袁她
听了也不见得会有多高兴遥 间接地袁从这句话那模糊的边缘还能感
觉到袁在我们未见的这些年袁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变化袁比如世故遥

哥哥进来时手里还拎着两个米白色的大盒子袁 系了紫色的缎
带遥现在那盒子在我的床头柜上袁是在与我拥抱时他随手放下的遥哥
哥打开了其中一个袁从里面拿出一件衣服袁一件秋季款的旗袍遥另一
个盒子里装的是搭配旗袍的貂毛小披肩袁我在他打开旗袍盒子的同
时打开了它遥

他以前也送我过衣服袁他第一份薪水就给我买了件洋装袁那是
圣诞节前夕袁我还穿着它去同学家参加圣诞派对遥 可我从没想过他
会对旗袍感兴趣遥在我感觉袁只有交际花和妓女才会喜欢它袁我并没
有贬低旗袍尧交际花尧妓女它们中任何一个的意思袁因为那种风情万
种的样子袁实在和我相去甚远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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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原本以为会不合身袁见到你以后觉得尺寸该是对的遥你赶快
穿上试试遥 吃过晚饭后跟我出去遥 冶

出去遥 还要穿着旗袍遥
按着我以前的性子袁我会断然拒绝遥天知道这是什么应酬遥可他

略带命令语气袁他深邃目光中暗含的忧伤袁房间内开始变得沉默和
压抑的气氛噎噎我没能把这拒绝说出口袁 它在我的心里打转转袁有
气无力袁瞬间泄了气袁没有顺利地转变成话语袁而是袁演化成一股让
人不甘的无奈情绪遥 我们第一次对峙遥 谁也不说话遥

日短夜长遥这个季节的夕阳在离去的时候总是以一种迅速而果
断姿态袁房间从金色变成灰暗袁似乎在对峙中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一
天袁其实也不过几分钟而已遥薄暮降临遥我答应了他袁毕竟袁现在是我
们兄妹相依为命了遥 现如今袁我也只有他一个亲人遥

野好吧遥 冶

我的哥哥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遥我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遥身边最
亲近的人袁是不会想到要去评判他渊她冤的袁除非有了深切的仇恨或
是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厌恶和疏远的东西遥 他比我大了半轮袁大哥哥
的形象从我出生起便根深蒂固了遥 我的所有要求他基本都能满足袁
看起来是无所不能遥 但实际上袁他也有胆小懦弱的一面袁或者袁他其
实就是个胆小懦弱的人袁一个文弱书生遥他原本在报馆工作袁因为他
喜欢写东西袁也写得不错袁但现在继承了父亲的产业遥 经营戏院尧影
院袁那种风花雪月的场所袁呵呵袁他变得越发让人难以捉摸遥

他买的这件衣服竟然合身得很遥 但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袁这件
青碧色玲珑浮凸的真丝料衣服少了那么点气势袁倒不是因为整体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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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色调和简洁的花纹袁是因为这个穿旗袍的姑娘袁尽管过了发育
期胸部还是没能长起来遥 这点哥哥在与我拥抱的时候已经发现袁不
知道他会不会遗憾遥 这事说来话长遥 几年前袁刚去到雾都时袁我恰好
进入发育期袁这似乎本就比同龄的女孩要晚了那么一点点袁我水土
不服袁尤其是饮食袁雾都的食物简直和猪食差不多袁每天土豆土豆
的袁牛奶倒是天天喝袁但那牛奶常常是在进食了别的什么东西后随
之一股脑都吐了出来袁喉咙尧口腔整日整夜一股酸败的气味遥有段时
间的确是得了严重的厌食症遥 而那个时候袁我的哥哥又和父亲闹得
不可开交袁恰恰都没空来管远在千里之外的我遥后来袁或许是我渐渐
适应了雾都阴霾的气候袁胃口终究是恢复了袁在课业上我也是劲头
十足袁顺利修完预科的学业进入本科袁每天在实验室里和瓶瓶罐罐
们玩得不亦乐乎遥 我不再去关心家乡那边的讯息袁从亲人们的只言
片语中揣测什么他们没告诉我的事遥 我觉得雾都才是我该待的地
方遥 要是被我看到我的亲人们因为什么事情而撕破脸袁我该有多难
过遥

等我成了系里最好的学生之一袁我才发现我错过了发育期遥 顾
此失彼的遗憾情绪着实折磨了我几个月袁但教授并不会因为我的胸
部而低看我袁我在学校的生活依旧是风生水起遥

我给哥哥写信说我在雾都有多么多么的好袁但没寄过一张照片
给他袁怕被他发现我发育不良的迹象袁奇怪的是他也没有要求我寄
照片遥他已经从报馆离职袁接手了父亲的工作袁因为父亲的身体突然
间就坏了起来遥 父亲也因此不再给我写信了袁写信的事由哥哥一手
包办袁由他向我说明家中的状况遥 但哥哥却没有把父亲去世的消息
告诉我遥应该是说袁没有及时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我遥那大概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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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雾都的第三年遥不然我一定会赶回来的袁来参加父亲的葬礼袁那毕
竟是我的父亲袁尽管他一生不苟言笑袁也极少抱我遥

收到哥哥的报丧信时都已经过五七了遥那时我刚和同班的男生
爬山回来袁不巧淋了雨袁得了严重的感冒渊雾都随时随刻都得带伞袁
但爬山也带着伞太累赘了冤袁加上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袁感冒就演变
成急性肺炎袁差点要了我的命遥那个病我治了半年袁亏了家里一直以
来丰裕的经济支持袁我住进最好的医院用了最好的药袁把这几年的
积蓄都花在了治病上遥 对死亡的恐惧让我拼命吃喝袁想着要快点好
起来遥 护士小姐每天把营养丰富的餐点端到我的病床前袁有时候还
要加餐袁教授不时送来一些新鲜的水果袁那天陪我爬山的本地男孩
也常常从家里带着他母亲亲手做的美食到医院探望我袁 他充满愧
疚袁说都是他的错遥

所以这场病的好处就是袁 我的腰臀部已经发育得像个女人了遥
这点袁可以回家见人了遥尽管胸部还是不为所动遥但我已经顾不上去
想它了袁我和哥哥写信说我过段时间回来遥 他却打了长途电话到学
校袁说别回来袁我们的国家在打仗袁你回来做什么袁要回来袁在父亲病
危的时候就让你回来了遥 他说我们家的房子都快被炮弹轰烂了袁说
整个京都跟废墟一样袁断壁残垣血流成河遥 飞机每天扔炸弹遥 我果
然袁吓得不敢回去了遥

我们的管家开车带着我们去戏院遥 他是个皮肤细白的中年男
人袁现在发福了袁肚子像是怀胎四月般微微隆起袁他坐在驾驶位上袁
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袁唯恐出现什么乱子袁车速时快时慢遥一路上他
都没和我们说话遥 车灯从一边的建筑物上反射到他的脸袁他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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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并不太好袁或许是严肃的表情造成的袁或许是那些开始有叠
堆迹象的皱纹袁也可能是因为在敌占区夜晚行路的恐惧遥 车灯下他
的脸色显得蜡黄袁和我在雾都营养不良时差不多遥 他直到送我们回
家都没说什么话遥但他可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袁一周后我就发现袁他
可以说是个话痨袁沉默只是因为在这个家里他暂时找不到可以说话
的对象袁而一周后他就开始向我抱怨我的哥哥袁他从我的父亲开始
说起袁他怀念我的父亲袁怀念他在时这个家的繁荣景象袁而现在袁明
显败落了袁司机被哥哥辞退了袁以至于他不得不兼做司机袁被哥哥呼
来喝去随叫随到袁他一个人做两份活袁却只拿一份薪水袁而且袁连这
一份薪水都打了折扣袁他有家人要养袁现在是战时袁什么又都那么
贵袁他穿的都是旧衣服袁现在穿的就是送我出国时他穿的那件袁对不
对袁还记不记得袁他很久没做衣服了袁他妻子也是袁他最小的孩子袁那
个六岁小姑娘噎噎他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遥 他以为我也会哭袁他
觉得我应该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孩遥我看着他袁看他还要说些什么袁
端着他让小姑娘给我泡的红茶遥 我在后院晒太阳遥 我的不为所动多
少让他有点遗憾袁但他没太表现出来袁而是换了副惋惜的表情袁这表
情像是针对我的袁循循善诱尧充满耐心袁他开始转换话题袁不再针对
时局和他自己的家庭遥他像个悬疑剧导演袁用一个一个问题做引绳袁
让我对我不在的那几年家里发生的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袁我都感觉我
像只宠物要要要就像那只蜷在他脚边晒太阳的猫袁 我出国前养的袁但
现在与我十分生疏要要要被他牵着鼻子走院 父亲当然是被哥哥气死
的遥 哥哥喜欢上一个戏子袁要娶她袁为此他搬出去住了渊这种事我以
前也听过袁公子哥时不时就犯这样的毛病冤袁可在他们准备上教堂结
婚的前几天袁那个戏子死了袁于是哥哥又回家了遥 然后没过多久袁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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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也死了遥 这两个人的死袁管家说得很隐晦遥 他没有明说袁是父亲把
戏子弄死的袁也没有明说袁是哥哥让父亲提早进了棺材遥

管家开了车门袁扶我下车遥 我挽着哥哥的胳膊袁进了戏院遥
我们在戏园子里待了挺久遥 叶霸王别姬曳和叶贵妃醉酒曳袁我们看

了这两出戏遥台上的那个女人袁哦袁男人袁简直太美了遥我想这世上可
没哪个女人能比得上他袁这具男性躯体幻化的女人袁千娇百媚尧芳华
绝代尧倾城倾国袁还有什么词钥 他没有胸部袁可没有胸部又有什么关
系袁他在台上袁抬一抬眼帘袁甩一甩水袖袁说一段唱词袁台下哪个女人
都是黯然失色的遥 但他是假的遥 虞姬和贵妃都是不存在的遥 他下了
台袁脱了戏装袁卸了油彩袁就没了遥

对于这种不真实袁我甚至难以接受遥 这或许就是我自小就不爱
去戏园子的原因吧遥

看完戏袁我们去了一家酒馆袁除了我和哥哥袁还有刚才坐在哥哥
身边的那个人袁本城敌军的守将袁那个叫小田的男人遥他占领了我们
的城市袁看戏喝酒袁一脸儒雅的表情袁像个文人雅士那般袁说起话来
也是乡间溪流一样平平缓缓袁只偶尔抑扬顿挫一下遥 而坐在小田身
边的袁是台上的虞姬尧贵妃袁那个花旦袁他就坐在我对面袁我好奇地打
量着他袁以一种不被人察觉的谨慎袁他穿着深色西服袁有一张看起来
明媚尧端庄的脸遥

整个聊天的过程袁我都像具木偶一样袁没说什么话袁我想哥哥带
我去也没想着我会说什么话袁整个过程他都没怎么看我袁他必须集
中精力和小田聊天袁 看起来很散漫的谈话于他就像是打仗一样袁我
都能感觉到他放在膝盖上的左手手指关节的紧张袁它们呈僵硬的弯
曲状袁久久不动袁仿佛一伸展就会嘎嘣一声遥直到袁谈话的后半段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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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终于有了一点兴奋遥 小田问我袁虞姬和贵妃更喜欢哪一个遥 我说袁
我喜欢莎士比亚遥 我对京戏不了解袁怕他就此深入下去袁反正袁莎士
比亚估计他也不了解袁大概就不会问了遥说野莎士比亚冶的时候袁我对
面的虞姬渊他姓慕冤脸上露出了一种若有深意的笑容袁也有可能他只
是随便一笑袁野若有深意冶 或许是我对那种训练有素的笑容的误解遥
而小田袁则是哈哈大笑袁说他倒是不了解莎士比亚袁不愧是留学雾都
的人遥然后他问我学的是什么专业遥我说化学遥具体哪方面钥这个袁
我该怎么告诉他袁那个专业的名称太拗口了袁而且也抽象袁和他解释
或许是件困难的事遥野哦袁就是时不时地也做些植物啊动物啊和小昆
虫的实验袁但也还是化学遥 冶哥哥帮了我遥 我没想到他对我的专业还
是有了解的袁说得如此通俗易懂遥

哦袁生物化学遥小田用了个很专业的定义来概括袁一脸恍然大悟
又有点得意的神情遥

对对遥 您很了解遥 哥哥说遥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遥 我们学校当然也有生化专业遥 那

里男女生比例是三比一遥
但话题从此开始慢慢地让我兴奋起来遥
小田说他是学机械制造的袁他的功课很好袁拿了全额奖学金进

入他们国家最好的大学读书袁毕业后去了兵工厂袁战争开始后袁他从
一名工程师变成一名战士袁那是十分荣耀的事袁他的母亲为他自豪遥

哥哥便说我的成绩也很优异袁 拿到了雾都大学的国家奖学金遥
小田的目光突然闪烁着异样的光彩袁感觉像遇到知音了一般遥 这么
说有点夸张袁不过袁他的眼神的确是有了变化遥 留学的富家子弟袁在
他看来袁至少大部分袁是去镀金或者玩乐的袁没多少真才实学遥他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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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多么怀念他的大学生活呀袁像怀念他的祖国那样遥 紧接着他又
说袁这么优秀的学员袁如果能进他们军队的实验室袁简直就太好了袁
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件残酷的事袁可惜我不是他们国家的公民遥

我也笑了袁打心底庆幸我不是他们国家的公民遥
确切地说袁 我是到这里才真正兴奋起来的袁 因为哥哥的一句

话要要要她最大的梦想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遥
小田竟然例外地慷慨了起来袁他或许是喝醉了袁谈及他的大学

生活时袁他就开始猛地往自己的肚子里灌酒遥
城西的一家教会医院袁有个病理实验室袁是一个美国人在那倒

腾的袁但最近他回国了袁据说是不会回来了袁实验室空着遥 或许可以
让我去袁反正袁病理切片对我应该是个简单的工作袁而且袁一个月也
做不了几个遥 野你可以用它来做点别的遥 若需要别的什么器材和设
备袁就打电话给京都最大的设备供应商要要要哦袁他有一个小儿子袁年
轻有为袁未婚袁我可以介绍给你遥 冶成人之美啊袁成人之美遥 他最后不
停地念叨着这句话袁醉倒在地遥

之后袁我因意外得到实验室的兴奋袁喝了两杯酒遥 一杯敬了哥
哥袁一杯敬了坐在我对面的慕先生袁他对我说恭喜袁右手握杯袁左手
轻轻遮在右手和酒杯处袁像个大家闺秀那样袁一饮而尽遥 那酒挺烈
的袁我被呛了两口袁喉咙火辣辣的袁但他还好袁只在酒饮下去时喉结
动了几下袁就再无其他反应遥 我才想起袁他的嗓子是要受保护的袁不
宜烈酒遥

管家每天开车送我们兄妹去上班遥 先到哥哥的办公室袁然后再
送我遥 我的医院要远一些遥 只剩我们两个的时候袁他依旧和我说话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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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提那些陈年旧事袁而是说起了他的儿子袁他希望我能帮他的
儿子介绍份工作袁既然噎噎我是许公子的女朋友遥 我先得到了实验
室袁然后做了许公子的女朋友袁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袁是所有人都愿
意看到的最美好的结果遥 在城外时不时的炮火轰鸣的陪衬下袁我们
还可以在固若金汤的敌占区那仍旧保有亭台楼阁的小公园里散步

约会袁我们说着各自的理想袁比如我想做个科学家之类渊他绝对认为
我是在做白日梦袁他认为我弄个实验室就是闹着玩袁只因我在家待
着太无聊冤袁而他最喜欢说的是他家在海外的生意袁他未来的宏图伟
业袁他说他才不想再在这个破地方待着袁他迟早要出去遥 你也会的袁
他说这话时袁眼神倒表现出了些许含情脉脉的专注遥

除了在实验室的工作袁剩下的就是和许公子的约会和上他家去
吃饭遥我表现得像个知书达理的小姐袁他则是再君子不过的模样遥我
们散步时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袁身体挨着身体袁但是皮肤和皮肤是
感觉不到接触的袁顶多只是衣服纤维的偶尔摩擦遥 这种状态维持了
两三周的时间袁他才开始牵我的手袁我们散步时的距离近了些袁胳膊
碰着胳膊要要要他不总是牵着我的手袁散步的时候他的手喜欢插进裤
兜里遥 我想我们这不温不火的状态大概要维持到结婚袁要是我真嫁
给他的话袁过一段时间他大概会吻我袁在送我回家或是回实验室时袁
他会来个吻别什么的袁蜻蜓点水式的袁但我休想得到什么在公园树
林深处缠绵而又销魂的舌吻袁我也不能保证我会全心投入很好地配
合遥他大概也是这么想的遥所以袁在我们结婚前袁他不会想要占有我遥
他不会做出什么鲁莽的行动袁不合时宜的调情也不会遥这挺好袁我可
不希望他将冰冷而又僵硬的手指伸进我的衣服来抚摸我的胸部遥我
打了个颤袁喉咙里像挂了层鼻涕那么难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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